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B14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近
日
在
新
華
網
上
看
到
一
則
新
聞
：
當
年
的
﹁大
眾
情
人
﹂
倪
萍
，
如
今
已

五
十
三
歲
，
通
常
情
況
，
她
不
化
妝
就
上
街
，
與
人
聊
天
時
，
更
一
反
熒
屏
上
的

﹁端
莊
範
兒
﹂
。
有
一
次
，
倪
萍
去
菜
市
場
買
菜
，
被
菜
販
子
拉
住
胳
膊
問
：

﹁你
是
倪
萍
吧
？
怎
麼
這
麼
老
？
﹂
菜
販
子
說
着
就
哭
開
了
，
﹁是
不
是
過
得
不

好
？

﹂
昔
日
的
﹁大
眾
情
人
﹂
倪
萍
，
因
長
相
端
莊
、
鏡
頭
表
現
自
然
而
成
為
綜
藝

節
目
主
持
人
，
連
續
主
持
了
十
三
年
春
晚
，
她
幾
乎
是
一
代
人

的
集
體
回
憶
。
離
開
電
視
熒
屏
之
後
，
倪
萍
依
然
常
常
成
為
輿

論
焦
點
，
譬
如
﹁啞
巴
代
表
﹂
，
譬
如
﹁共
和
國
脊
樑
﹂
之
類

，
還
有
一
點
，
就
是
倪
萍
常
常
素
顏
上
街
，
對
自
己
的
容
貌
不

刻
意
去
打
扮
，
更
不
會
為
了
青
春
永
駐
而
去
美
容
，
搞
外
形
上

的
假
冒
偽
劣
活
動
。
並
且
倪
萍
對
於
自
己
的
年
齡
、
長
相
有
一

顆
坦
然
面
對
之
心
。
二
○
一
一
年
，
在
視
頻
網
站
優
酷
主
辦
的

﹁優
酷
大
劇
盛
典
﹂
上
，
倪
萍
便
拿
自
己
的
形
象
開
涮
，
稱
跟

劉
曉
慶
相
比
，
自
己
就
像
個
﹁肉
包
子
﹂
。
而
在
一
期
與
﹁八

十
後
﹂
對
話
的
節
目
中
，
主
持
人
問
：

﹁您
認
為
我
們
這
代
人
會
怎
麼
稱
呼
您
？

﹂
倪
萍
想
也
沒
想
便
回
答
：
﹁大
媽
，
倪

大
媽
。
﹂
她
認
真
地
說
：
﹁我
就
是
老
了

，
再
化
妝
，
也
化
不
成
鞏
俐
。
﹂

人
總
是
要
老
的
，
年
齡
會
越
來
越
大

，
皮
膚
會
越
來
越
粗
糙
，
相
貌
會
越
來
越

醜
陋
，
這
是
自
然
規
律
，
任
何
人
也
抗
拒

不
了
，
與
其
遮
遮
掩
掩
，
還
不
如
坦
然
面

對
。
愛
美
之
心
人
皆
有
之
，
為
了
心
中
的
那
份
虛
榮
，
許
多
女

人
會
刻
意
將
年
齡
用
各
種
各
樣
的
美
容
之
術
包
裝
起
來
，
成
為

秘
密
，
從
不
輕
易
示
人
，
一
旦
有
人
不
小
心
問
起
年
齡
，
會
認

為
這
人
不
懂
情
理
，
一
旦
將
理
應
出
口
的
﹁小
妹
﹂
﹁大
姐
﹂

喚
作
﹁大
媽
﹂
，
更
是
迎
來
一
個
狠
狠
的
白
眼
。
為
了
包
裝
年

齡
，
有
人
還
付
出
了
沉
重
的
代
價
。
隆
鼻
也
好
，
豐
胸
也
罷
，

都
曾
出
現
過
手
術
事
故
。

在
自
然
規
律
面
前
，
倪
萍
從
不
迴
避
，
從
不
將
年
齡
當
做

秘
密
來
看
待
，
也
從
不
依
靠
整
容
術
把
真
實
年
齡
包
裹
起
來
。
這
份
心
態
，
是
一

種
勇
氣
，
是
一
種
智
慧
，
更
是
一
種
做
人
的
理
性
與
灑
脫
。
不
迴
避
，
就
沒
有
顧

慮
，
也
沒
有
刻
意
掩
藏
的
那
份
擔
心
，
坦
坦
然
然
輕
輕
鬆
鬆
地
過
好
每
一
天
。

須
知
，
年
齡
不
饒
人
，
再
高
超
的
美
容
術
在
匆
匆
時
光
面
前
也
會
丟
盔
卸
甲

，
落
荒
而
逃
。
到
那
時
，
容
貌
突
變
的
落
差
更
大
，
對
人
的
打
擊
更
深
，
心
中
的

痛
苦
就
更
重
。
莫
非
，
聰
明
的
倪
萍
早
就
看
透
了
這
一
點
？

行遊在美國的青山
綠水、繁華都市間，所
觀、所感都感到新鮮和
稀奇。最讓我動心和嚮
往的，是美國隨處可見
的特別舒適方便的移動
住房─房車。

房車，已經成為美國部分公民旅遊、出行，
甚至享受時尚生活的必需品，給他們的平常生活
，帶來了諸多方便，增添了無限舒心和歡樂。房
車，越來越受到人們青睞，越來越成為人們追求
的時尚。

美國房車的外觀與我國的大巴車較為相似，
但車內設施卻大不相同。在一輛四十平方米房車
內部，主要配備有廚房和廚房裡應有的爐灶、電
烤箱、電冰箱、洗碗機等一切生活用品。同時，
配備了電視機、電話機、沙發、茶几、雙人床、

單人床、衛生間，安裝有暖氣、洗澡設施……總
之，日常生活設施應有盡有，不用下地，可以長
期在房車上生活。住在房車裡，與住在自己家裡
沒多大區別。一般房車，到了一個地方，可停靠
在公用的房車停車場，然後，接上電源、水源，
就可解決一切生活和生存問題。比較高檔的房車
，自身帶有可供一個三四口之家做飯、洗衣、洗
澡等四五日用的蓄水。如果出行時間較短，在房
車水箱裡灌滿水，出行異地就不需再取水。還配
有小型發電機自己發電使用，出行時毋須再外接
電源，就是身處荒無人煙之地，也同樣能正常生
活。

房車給美國人帶來了特有的幸福和快樂，美
國人崇尚房車。就其價格而言，一輛較好的房車
，幾萬美元便可購買。高檔房車，幾十萬美元，
甚至上百萬美元。如果選擇二手房車，投資三五
萬美元，甚至幾千美元就能滿意地擁有一輛。

對於短期使用房車的人來說，租用是最理想
的選擇。因為每天只需投資五至三十美元，就能
租用到一輛檔次不同的房車。這是十分划算的美
事，也是自駕遊最方便舒適的首選方式。

在美國，有的老年夫妻退休後，就花較少費
用，購買一輛二手房車，夫妻倆駕駛着房車，根
據全國各地的氣候變化，景點特點，選擇最適宜
人生活的氣候條件和環境，跑城市，去鄉村，一
邊短期居住，一邊旅遊觀光，盡情覽盡全國各地
的好山好水好景點。這種日子，是選用其他方法
沒法實現的。

在美國旅遊，看了美國的各類房車，聽了導
遊對美國房車優越性的介紹，大部分中國遊客都
心懷嚮往，企盼自己也能像美國許多公民一樣，
擁有一輛自己心愛的房車。那樣，出門旅遊，會
更加自由，更加方便，更加開心和快樂！

清晨希望與懷疑的雲朵
，在午夜的時候消失，自生
之月溶入牛奶之中。給予年
輕女子美妙的極樂吧，那澄
澈而非概念的狀態。─更
堆群培《欲經》

拉薩的下午，陽光清晰明亮，藍天依然是純粹
的藍，或者說，比湖水還要清澈的藍。說這些比喻
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更堆群培畫廊的屋頂上，在
風馬旗的飄蕩裡，和在拉薩的寧夏畫家蔣勇共敘往
事。

更堆群培畫廊就在拉薩最有名的八角街東北角
的二層小樓上，藏式建築。熙熙攘攘的人流從我們
眼下飄過，坐在粗糙的板櫈上，手和肘搭在原木的
桌上，兩杯剛沏的熱茶還在沸騰，冒着濃濃的熱氣
，迅速地瀰散於這座高原之城的空氣中。

畢業於銀川師範油畫系（現為寧夏大學）的蔣
勇，是二○○三年進入拉薩先鋒畫派更堆群培的唯
一寧夏畫家。如今，在幾位藝術家的不懈努力下，
更堆群培已經成為拉薩最有影響的畫家群體，在國
際的知名度也急速上升，中央電視台的《探索．發
現》關於一個西藏的節目就專門拍攝了蔣勇的 「先
進事跡」。

下午。八角街的更堆群培的陽光繼續燦爛，空
氣裡遊蕩着濃烈藏香的味道，和更堆群培畫廊的故
事從蔣勇那裡滔滔不絕地講出來，讓我回憶起二○
○一年蔣勇在某個凌晨從拉薩給我打來的第一個電

話，在拉薩的一個公用電話亭，他高興地向我喊着
：我賣出了在拉薩的第一幅畫！此後的二○○三年
，蔣勇與拉薩出生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六位畫
家在八角街成立了更堆群培畫廊。更堆群培，其實
，應該是更墩群培，這位被蔣勇形容為西藏的 「先
鋒派」，在更墩群培誕辰一百周年之際，為了紀念
他的成就，成立了 「更堆群培藝術家群體」，並在
八角街的中心開辦了更堆群培畫廊。

在拉薩最集中的商業中心做畫廊，風險之大可
想而知。但更堆群培畫廊卻一直堅持到了現在，和
她所屬的畫家們一起，成為來西藏的國內外媒體記
者必須要採訪的對象之一。

在八角街，更堆群培畫廊是寂靜的，在幾家商
舖的中間，只讓出了一個狹窄的通道給更堆群培畫
廊，就是這個通道，在嘈雜的聲音中，使西藏的當
代藝術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在不遠的將來，人們
提起西藏現代美術，不再只是潘世勳、陳丹青、韓
書力等藝術家，而是開始有新的名字出現，這些畫
家裡面，將有一位寧夏畫家的名字。

正是蔣勇，使我向西藏又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
人物逐漸靠近。他就是更堆群培。一位大地赤子。

提起西藏的現代美術，人們會想到潘世勳、陳
丹青、韓書力等一長串漢族藝術家的名字，很少有
人提起藏族藝術家的名字，大師級的人物更是鳳毛
麟角。

「除了我們這些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
的畫家，更堆群培和安多強巴可以說是大師級的」

，更堆群培的一位畫家告訴我。而目前還健在的西
藏著名畫家安多強巴，畢生都把更堆群培視為自己
的良師益友和難得的知音。

在拉薩，人們都知道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是一位
離經叛道的 「情歌聖手」，但西藏還有一位更具傳
奇色彩的奇僧──更堆群培，知道的人並不多。他
是現代藏族史上集佛門奇僧、學術大師和啟蒙思想
家於一身的一代俊傑，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傳
奇而坎坷令我們為之嘆惋的經歷，充滿真知灼見的
論著，文采飛揚的譯作和辛辣諷刺的詩文，浪漫精
湛的繪畫，放射着奪目光彩的精湛的學術知識和閃
爍着智慧的啟蒙思想，他離經叛道的言行和放蕩不
羈的個性，至今仍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更堆群培短
暫的一生中，在歷史、宗教、語言、文學、藝術、
民俗、地理、考古、醫學等方面都有著述，並有多
部翻譯作品，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

更堆群培出生於寧瑪派世家，主要接受的是格
魯派的教育；他是佛門弟子，但是對基督教、伊斯
蘭教、印度教等，都有濃厚的興趣；他既信仰佛教
，又不迷信佛教；他是出家僧人，但是又不嚴守戒
律；他學經辯經，又離經叛道，與市井平民交往甚
密，一生中寫下了許多不朽的詩篇。

同時，生長於熱貢藝術之鄉的更堆群培幼年時
代就開始學習傳統繪畫，離開家鄉到西藏後，曾有
一段以繪畫為生的經歷。結識印度學者熱乎拉之後
，多次隨同他考察藏印各地，沿途創作了大量速寫
和人物肖像。後來在與俄羅斯著名畫家尼古拉．羅
列赫之子喬治．羅列赫合作翻譯藏族史學名著《青
史》時，曾住在羅列赫家，在繪畫方面受益，成為
傑出的畫家。更堆群培的繪畫作品主要有唐卡、人
物肖像、山川和名勝古跡速寫以及裝飾畫等，但大
部分在 「文革」被毀，據說現在這些作品的臨摹品
保存在甘南。

走在八角街，竟然有些恍惚，倉央嘉措，更堆
群培，這兩個有點押韻的名字，在我們的心間刻下
了難以泯滅的深刻印象，大昭寺前磕長頭朝聖者繼
續着每天一成不變的動作，使我們不由想起更堆群
培，他也會像我們一樣，穿過八角街的巷子，為一
些莫名的事情感慨不已嗎。

翻看更堆群培的傳記和作品，和閱讀倉央嘉措
的詩歌完全不同。倉央嘉措的詩歌彷彿和你一起在
藍天裡自由地飛翔，更堆群培的作品卻厚重猶如一
位大地赤子，將你帶入炙熱的火焰裡烘烤。

其實在西藏，對更堆群培的評價，藏族學者們
至今存在着爭議。主要是因為他作為高僧的 「離經
叛道」，而且寫出了像《西藏欲經》這樣的 「黃色
」書籍，更因為他過於關心政治且生活放蕩不羈。
至今，一些關於他的生平還有人這樣小心地寫道：
「更墩群培是博學而略微放縱的僧人……」

但沒有人會想到，在當時封閉、禁欲、保守、
迷信、落後、思想禁錮的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裡，
更堆群培以其非凡的膽識和超人的氣魄，竟然敢於
說出這樣先知先覺的話， 「如果毛澤東能在西藏徹
底完成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事業，那麼對於新舊事物
的更替將起巨大的作用。」意思是，只有徹底推翻西
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才能實現祖國統一。

﹁小
鳥
戀
愛
了
，
螞
蟻
同
居
了
，
青
蛙
也
生
孩
子
了
，
你
還
等
什
麼

？
﹂
近
日
，
﹁十
大
容
易
成
為
單
身
職
業
﹂
的
帖
子
在
網
上
熱
傳
，
引
來

不
少
的
圍
觀
和
議
論
。
這
十
個
容
易
單
身
的
職
業
是
：

一
、
諮
詢
公
司
：
在
飛
機
上
的
日
子
比
地
面
上
多
；

二
、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女
多
男
少
，
超
時
工
作
是
家
常
便
飯
；

三
、
公
關
、
廣
告
公
司
：
把
工
作
關
係
轉
為
戀
人
關
係
的
很
少
；

四
、
律
師
事
務
所
：
向
來
浪
漫
指
數
被
判
得
很
低
；

五
、
服
裝
設
計
師
：
永
遠
處
在
﹁求
新
﹂
狀
態
；

六
、
化
妝
師
、
造
型
師
、
攝
影
師
：
女
人
成
堆
的
地
方
，
久
而
久
之

沒
有
了
感
覺
；

七
、
網
站
：
職
員
都
很
年
輕
，
女
孩
看
不
上
同
齡
的
男
生
；

八
、
記
者
、
編
輯
：
工
作
時
間
不
固
定
，
和
對
象
關
係
難
以
穩
定
；

九
、
演
藝
圈
：
感
情
生
活
太
豐
富
，
身
邊
誘
惑
太
多
；

十
、
運
動
員
：
經
常
封
閉
訓
練
，
圈
子
太
小
。

俗
話
說
，
男
大
當
婚
，
女
大
當
嫁
。
當
婚
的
時
候
不
婚
，
當
嫁
的
時

候
不
嫁
，
就
會
產
生
煩
惱
。
當
然
，
有
很
多
的
單
身
者
說
單

身
不
煩
惱
，
也
有
很
多
的
不
單
身
者
說
單
身
很
煩
惱
。
煩
惱

不
煩
惱
，
只
有
單
身
者
的
心
裡
知
道
。

我
看
到
的
單
身
者
，
大
都
很
煩
惱
。
一
種
煩
惱
是
來
自

他
們
的
家
人
，
尤
其
是
父
母
，
一
天
到
晚
都
在
嘮
叨
。
什
麼

時
候
戀
愛
？
什
麼
時
候
結
婚
？
你
看
人
家
誰
誰
誰
，
已
經
有

了
小
寶
寶
。
一
種
煩
惱
是
來
自
他
們
的
朋
友
，
或
者
帶
着
男

友
女
友
來
顯
擺
，
或
者
拿
着
張
家
李
家
作
比
較
。
最
大
的
煩

惱
，
是
讓
自
己
中
意
的
人
太
少
。
不

是
不
想
娶
，
是
沒
有
人
可
娶
；
不
是

不
願
嫁
，
是
沒
有
人
可
嫁
。
咱
也
不

是
﹁劣
質
品
﹂
，
總
不
能
低
價
去
處

理
吧
？我

有
個
朋
友
的
女
兒
，
是
美
國

哈
佛
大
學
的
博
士
生
。
她
不
僅
頭
腦

聰
明
，
而
且
長
相
漂
亮
。
畢
業
以
後

，
在
上
海
一
家
金
融
企
業
工
作
，
年

薪
超
過
百
萬
元
。
他
的
父
親
，
也
是

一
個
級
別
不
低
的
官
員
，
家
裡
住
着
一
百
五
十
多
平
方
米
的

房
子
。
但
優
越
的
條
件
，
也
抬
高
了
這
位
姑
娘
的
眼
界
。
一

般
的
男
孩
看
不
上
，
不
一
般
的
男
孩
也
看
不
上
。
就
這
樣
前

看
後
看
，
左
看
又
看
，
看
了
一
年
又
一
年
，
直
到
三
十
多
歲

，
還
沒
有
找
到
如
意
郎
君
。
她
的
想
法
是
﹁寧
缺
毋
濫
﹂
，

而
她
的
父
母
，
則
急
得
像
熱
鍋
上
的
螞
蟻
。

有
些
人
單
身
，
確
有
客
觀
的
原
因
。
像
前
邊
說
的
十
種

職
業
，
﹁成
婚
﹂
或
﹁穩
婚
﹂
相
對
較
難
。
有
的
是
接
觸
異

性
的
機
會
太
少
，
想
戀
愛
，
但
無
人
可
談
。
有
的
是
待
遇
低
或
者
不
穩
定

，
所
以
一
些
同
事
女
孩
的
眼
皮
便
﹁向
上
翻
﹂
或
﹁向
外
翻
﹂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除
了
家
人
、
親
友
和
單
位
要
熱
情
幫
忙
外
，
個
人
更
要
積
極
主

動
的
擴
大
交
際
面
。

還
有
很
多
人
之
所
以
單
身
，
是
因
為
高
估
了
自
己
的
價
值
和
條
件
。

最
近
幾
家
報
刊
都
報
道
了
青
島
市
一
王
姓
女
孩
的
擇
偶
標
準
；
﹁必
須
是

公
務
員
身
份
，
身
高
必
須
在
一
點
八
米
以
上
，
要
有
車
有
房
，
長
相
要
陽

光
帥
氣
。
﹂
按
照
這
個
標
準
，
這
位
大
姑
娘
三
年
來
已
經
相
親
近
百
次
，

仍
然
沒
有
意
中
人
。
但
她
堅
稱
決
不
降
低
自
己
的
標
準
。
於
是
有
人
在
網

上
發
問
：
﹁你
是
公
務
員
嗎
？
你
身
高
有
一
米
八
嗎
？
你
有
車
有
房
嗎
？

你
陽
光
帥
氣
嗎
？
﹂
現
在
確
有
一
些
人
，
兜
裡
裝
着
一
千
塊
錢
，
卻
想
買

一
萬
元
的
貨
。
不
要
忘
了
，
婚
姻
市
場
，
也
講
等
價
交
換
。
而
且
即
便
你

真
的
是
﹁白
富
美
﹂
，
等
你
一
排
排
挑
過
去
，
﹁高
富
帥
﹂
早
就
被
別
人

搶
走
了
。
這
個
世
界
上
沒
有
十
全
十
美
，
十
全
十
美
的
夢
想
，
只
會
給
自

己
帶
來
更
多
的
煩
惱
。

倪萍自稱􀎠倪大媽􀎡
曲 征

八角街陽光 阿 爾

移
動
住
房

王
印
吉

單身的煩惱 汪金友

我去西藏旅遊，正
好趕上那曲地區班戈縣
尼瑪鄉舉行的 「騸羊節
」。每年的春天，牧民
都要選一個藏曆吉祥的
日子，給當年出生的小
羊羔行 「淨身禮」，這

就是 「騸羊節」，牧民叫 「那達林」。騸羊結束
之後，牧民將酥油塗抹在騸過的小羊角上，把騸
下的羊蛋給未婚男童吃，祈願他們早日成為男子
漢。睹此情景，我不由想起早年我經歷的一次騸
羊。

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葉，我在湖北襄陽北
黃集部隊農場裡工作，任新兵連的副連長，也就
是管新兵吃喝拉撒睡的官。那時，全國都忙着
「評法批儒」，無人關心生產，結果是經濟匱乏

，供應緊張，買啥都要憑票，有錢也買不到肉，
平時很難吃上一頓肉，從上到下都饞得很，用黑
旋風李逵的話來說，嘴裡都淡出個鳥來了。

為了解饞，我帶着炊事班幾個戰士，晚上去
抓麻雀。農場麻雀很多，用手電筒一照，麻雀在
樹上不睜眼，也不動，像傻了一樣，很容易抓。
幾個晚上下來，抓了上百隻麻雀，殺出了二三斤
麻雀肉，沒捨得吃，準備再抓點，給大家菜裡添
點葷腥，打打牙祭。可沒想到，軍區機關來了幾
個領導視察工作，沒啥好招待的，就把麻雀肉給
他們享用了。這下子，大夥都沒情緒了，抓麻雀

這事就幹不下去了。
農場裡養了二百多隻羊，但羊肉卻輕易吃不上，要殺一隻

得上級批准，平時我們也只有看的份。一天，請來個騸羊師傅
，談好價錢，騸一隻羊五角錢。我找了兩個戰士幫忙，把那些
不準備當種羊的公羊按倒在地，騸羊師傅拿酒精球在羊小肚子
上消消毒，一刀下去，把兩個睪丸俗稱羊蛋割掉，再把刀口縫
上，灑點消炎粉，就大功告成。師傅技術嫻熟，騸一隻羊大概
要十分鐘不到的樣子，一百來隻羊騸完，整整用了兩天時間。
騸羊師傅高高興興揣着五十元錢走了，要知道，那個時候，一
個排長的月工資才是五十四元。而我們的收穫是，得到一大盆
羊蛋，這可不能浪費，就送到炊事班，給大夥改善生活。儘管
不是什麼正經肉，略略有一股腥騷味，好在用了許多葱蒜大料
，基本把那股邪味蓋住了，新兵們一個個都吃得挺香。

連裡幾個幹部知道吃的是羊蛋，總覺得有些噁心，隨便扒
拉了幾口就不吃了。晚上，連長叫我：老夥計，餓壞了，有什
麼吃的沒有？正好，那天有隻母羊生了隻羊羔，身子太弱，沒
活下來，放在今天那是肯定要扔掉的，可在那年頭，這也是好
東西。我就讓炊事班趕緊生火做了個紅燒羊肉，給幾個連裡頭
頭加了一道夜餐，大夥都吃得很香，嘖嘖稱讚。愛喝兩口的老
連長還咂咂嘴，很遺憾地說，要是有瓶 「燒刀子」就好了。上
哪兒去弄酒呢？我馬上想了個辦法，讓衛生員把醫用酒精兌了
點水，又加了點糖，幾個人就當酒喝了起來，火辣辣的很不好
喝，我們都是略微意思一下，就數連長喝得最多。夜裡，和我
住一個房間的的連長喉嚨燒得像冒煙，恰巧我也難受的睡不着
，就跑到炊事班燒了壺開水，倆人喝着水，吸着煙，聊着天，
眼瞅着窗戶紙就發白了。

很多年後，我在大飯店裡宴請來旅遊的老連長，還找了幾
個老戰友作陪。點了一堆雞鴨魚肉，開了兩瓶老連長最愛喝的
「燒刀子」，我又提起當年襄北農場騸羊趣事，說再點一個紅

燒羊肉吧，他忙擺擺手說，別別，從那以後，我就再不吃羊肉
了。

騸
羊

陳
魯
民

文文
化化
什錦什錦

人人
生生
在線在線

人人
與與事事

文文化化
經緯經緯

醉醉書書
亭亭

域域
外外
漫筆漫筆

旅
居
加
州
洛
杉
磯
的
柯
振
中
，
是
香
港
一
九
六
○
年
代

初
文
社
運
動
時
期
的
中
堅
人
物
，
他
不
但
把
所
屬
的
風
雨
文

社
搞
得
有
聲
有
色
，
出
版
多
期
報
型
社
刊
《
風
雨
藝
林
》
，

後
來
還
辦
過
文
學
期
刊
《
文
學
報
》
。

柯
振
中
讀
中
學
時
已
開
始
發
表
小
說
，
他
寫
作
相
當
勤

快
，
出
書
很
早
，
單
在
一
九
六
○
年
代
已
出
過
長
篇
小
說

《
愛
在
虛
無
縹
緲
間
》
（
香
港
風
雨
文
社
，
一
九
六
七
）
、

《
心
靈
的
醫
院
》
（
一
九
六
八
）
，
短
篇
小
說
集
《
月
亮
的
性
格
》
（
一
九
六
七

）
和
《
末
戀
》
（
一
九
六
九
）
。

初
版
《
月
亮
的
性
格
》
是
四
十
開
的
袋
型
書
，
收
《
淚
灑
天
鵝
灣
》
、
《
孤

燈
伴
淒
影
》
、
《
聲
帶
的
旋
律
》
、
《
人
命
的
代
價
》
、
《
風
雨
過
後
》
、
《
千

年
國
》
…
…
等
十
六
篇
小
說
。
柯
振
中
在
自
序
中
說
他
特
別
喜
歡
《
月
亮
的
性
格

》
，
因
為
它
記
錄
了
一
段
他
難
忘
的
感
情
，
希
望
藉
着
這
篇
小
說
解
開
兩
代
間
的

結
，
故
用
作
書
名
。

《
月
亮
的
性
格
》
寫
﹁我
﹂
每
日
騎
單
車
上
學
，
在
一
條
可
愛
的
街
道
上
，

認
識
了
從
外
國
回
來
的
可
愛
的
她
…
…
故
事
主
要
寫
兩
代
之
間
的
悲
劇
：
放
蕩
不

羈
的
富
家
子
，
在
傾
家
盪
產
後
無
面
目
回
家
。
女
兒
成
為
孤
兒
被
外
國
人
收
養
，

成
長
後
回
來
尋
父
…
…
柯
振
中
在
此
要
表
達
的
是
：
月
亮
的
生
命
雖
然
是
從
太
陽

來
的
，
但
月
亮
應
該
有
自
己
的
性
格
。
藉
此
顯
示
兩
代
人
可
以
有
不
同
的
思
想
與

路
向
，
這
正
是
一
九
六
○
年
代
香
港
年
輕
人
踏
進
社
會
前
感
到
徬
徨
的
問
題
！

柯
振
中
早
年
的
小
說
許
定
銘

秋風陣陣，落葉飄零，雁鳴聲
聲往南飛。還沒來得及享受夠秋天
收穫的喜悅，轉眼就過了立冬。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說：
「立，建始也」，又說： 「冬，終

也，萬物收藏也。」意思是說秋季
作物全部收曬完畢，收藏入庫，動

物也已藏起來準備冬眠。立冬與立春、立夏、立秋合稱四
立，在古代社會中是個重要的節日，這一天皇帝會率領文
武百官到京城的北郊設壇祭祀。現在，節令在生活中已無
多少實際意義，但增添了生活情趣。人們在立冬之日，也
要慶祝一下，立冬進補各地 「吃得」五花八門。北方人大
多在立冬這天要吃餃子。

記得小時候，就盼望着立冬的到來。因為只有立冬這
天，母親才會捨得割點肉，包肉餃子給我們吃。

看着母親一點點地把肉剁碎，摻點自己院子裡新拔的
蘿蔔或者白菜，不一會兒，肉餡的香氣盈滿了口鼻。那時
候可不像現在這樣，一次就能把胃盛滿肉的香。餃子包好
了，煮熟了，母親會按個數分開。弟弟是男孩子，要幫家
裡幹農活，母親會 「偏向」他，給他分十個。我和妹妹分
八個。父親是家裡的頂樑柱，會分到二十個。母親留給自
己的是 「無數」，因為母親總是躲進廚房裡，說着 「你們
都沒有我的功勞大，餃子是我包的，我得吃飽吃夠。」其
實我們都知道，母親的碗裡只有餃子湯而已，所以我們姐
弟三個每人都故意留下一兩個餃子說 「媽媽，我們都吃撐
着了，媽媽幫我們解決掉吧。」母親的眼裡有盈盈的水霧。

母親是個極會算計生活的人。立冬過後的第二天，我
們仍會有餃子吃。那時候，生活都不富裕，吃餃子是件奢
侈的事。第二天，鄰居去我家裡玩，見到我們吃餃子，說
「你們昨天過立冬，今天過什麼節啊？」母親笑笑說 「冬

天到了，讓孩子們吃點好的，暖暖地過冬。」
後來，生活漸漸好了，不是過節，也能吃到肉餡餃子

了，母親還是習慣在立冬這天，做一頓餃子，分給我們，
每人二十個。濃濃地溫馨重又爬滿我們的心頭。

現在，餃子的樣式越來越豐富，機器包的、手工做的
、速凍的、素餡的、肉餡的、三鮮的……只要我們想吃餃
子，就隨時都能吃到。

立冬餃子 王舉芳

柯振中著《月亮的性格》

拉
薩
八
角
街

（
網
上
圖
片
）


